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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蒙古国的人口迁移上升趋势明显，是少有的城镇化水平较高但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亚洲国家。基

于蒙古国国家统计局于2020年公布的、时间跨度长达70年的最新人口调查数据，并以其历年来的统计年

鉴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作为补充，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统计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技

术和遥感动态监测技术，详细分析蒙古国人口迁移的时空变化特征，深入探讨城镇化效应下蒙古国人口、

经济和土地的城镇化水平。结果显示：1) 蒙古国人口迁移规模总体呈快速增长的态势，春夏秋季迁移人

口较多，冬季迁移人口较少；2) 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性十分明显，大都为由本地区向乌兰巴托、中部地

区和杭爱地区迁移为主，而向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迁移较少，同时近20年来本省和本地区内人口迁移的

比例普遍提高；3) 近半个世纪以来蒙古国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水平皆有所增长，且

近20年来增长迅速；城镇化水平在乌兰巴托最高，中部地区和杭爱地区次之，在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则较

低；城镇化水平的发展皆与其人口迁移的时空特征相一致。蒙古国应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各地区的开

发与建设，同时提高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以推动区域均衡化、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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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upward trend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Mongolia is obvious, and it is a rare 
Asian country with high urbanization level but back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latest population survey data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Mongolia in 2020 
with a time span of 70 years, and with its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over the years and relevant da-
ta in the World Bank database as a supplement, throug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sta-
tistical analysis,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ology and remote sensing dynamic monitoring technol-
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Mongolia, and probes into the urbanization level of population, economy and land in Mongolia 
under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migration scale of Mongolian 
population showed a rapid growth trend. The migration population was more in spring, summer 
and autumn, and less in winter. 2)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re very ob-
vious. Most of them migrate from the region to Ulaanbaatar, the central region and Hangai region, 
while the migration to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s l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he province and the region has generally increased in the 
past 20 years. 3) The level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economic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
tion in Mongolia has increased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and has grown rapidly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Ulaanbaatar i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Hangai 
region, and lower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eastern regi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level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Mongolia 
should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regions, improve the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of policies, strengthen opening up and ex-
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regional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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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迁移是一种自人类产生伊始即存在的社会人文现象，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与时空分异特性。它映

射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关联的人口、土地、资本在空间上的不断重组和异化[1] [2]，并以持续的

大规模和高速度演进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3] [4]。城镇化是涉及多方面内容的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人口学

对城镇化的定义强调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集中，及其带来的城市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5]；同时

城镇化的内涵还包括产业结构、地理空间等方面的内容。 
当下，城镇化已覆盖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选择以蒙古国为研究区域的主要原因，一是蒙古国近

年来人口迁移总量较少但上升趋势明显，是少有的城镇化水平较高但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亚洲国家；二

是蒙古国人口迁移的两大动因，即经济因素和气候变化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三是研究好蒙古国的

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等问题对广大同样地处半干旱地区且正在经历社会经济变革的亚非拉国家具有较为广

泛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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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前，世界对蒙古国人口问题的研究较少，主要为 90 年代后，蒙古国立大学人口研究室在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下，发表了一些与人口和发展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出现了部分对蒙古国人口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较为完善的学术成果[6]。 
进入 21 世纪，随着蒙古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对其人口的研究开始快速增加。同时，中蒙关系的迅速

发展也促使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内成果频出，如李晓绩回顾了蒙古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蒙古国

的人口政策与其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和特点[7]；通格[8]和张丹丹[9]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对蒙古国人口总

量、生育、死亡、迁移、城镇化等问题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奥登其木格等从人口的规模、分布、消费能

力等方面分析了蒙古国人口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10]；徐烨成则运用 2001~2014 年蒙古国劳动力调查的

数据，回顾了蒙古国过去几十年的人口迁徙情况，证实了经济转型和气候变化对蒙古国人口迁移的影响

[11]。此外，Journal of Mongolian Population 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其国内乃至亚洲人口及城镇化问题的

研究成果[12] [13] [14] [15]；除了经济因素外，有不少西方学者也注意到气候变化因素对蒙古国人口迁移

的影响，并对此做出了大量研究[16] [17] [18]。 
综上，目前在蒙古国的人口和城镇化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科学开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人口发展和人口政策研究，以及基于经济

领域数据进行的区域发展研究，对人口迁移时空特征及其城镇化效应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研

究将主要基于蒙古国国家统计局于 2020 年公布的最新人口调查数据，详细分析蒙古国人口迁移的时间变

化和空间变化特征，同时深入探讨城镇化效应下蒙古国人口、经济和土地的城镇化水平，以期能够丰富

蒙古人口迁移及城镇化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探索蒙古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道路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蒙古国地处北亚，草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西部、中部和北部多为山地，东部为丘陵平原，南部

是戈壁沙漠，山地间多河流、湖泊，主要河流为色楞格河及其支流鄂尔浑河。其国土总面积为 156.65 万

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二大的内陆国家。全国共有 22 个一级行政区，含首都乌兰巴托和 21 个

省份，共分为 5 个经济区，分别为西部地区、杭爱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乌兰巴托。蒙古国北面

与俄罗斯接壤，东、南、西三面与中国接壤[19]，中蒙边境线长达 4676.8 公里，是我国重要的友好邻邦(见
图 1)。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蒙关系快速升温；如今，蒙古国是中国向西向北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国总人口共有 327.83 万人(2020 年)，全国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 2.1 人，是世界上密度最小

的国家之一，但在发展中国家却是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如 2019
年首都乌兰巴托的人口约占其全国人口的 44.6%，造成了城市化过度集中等问题。人口问题与社会结构

调整、经济转型、气候变迁、城镇化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其人口问题显得更为突出[8]。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以蒙古国国家统计局于 2020 年 9 月公布的、时间跨度长达 70 年的最新人口调查

数据为基础，并以蒙古国历年来的统计年鉴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数据作为补充。该调查由蒙古国

国家统计局组织，是根据第 19 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通过的新的国际公认方法进行操作的、通过旋转

面板调查样本设计、对全国人口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抽样调查[20]，共计 44,235 个样本，覆盖人口达 184,536
人。数据中包含了迁徙来源地省份、迁徙来源地种类、现居住地省份、居住地类别、家庭人口数量、迁

徙年份等内容，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有效性、时效性和权威性，为本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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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map of Mongolia 
图 1. 蒙古国行政区划图 

2.3. 研究方法 

2.3.1. 定性与定量分析法 
主要依靠蒙古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通过定量计算来分析人口的变动状况，通过定性的方法来综

合分析蒙古国人口迁移及城镇化的特点等，进而得出部分结论。 

2.3.2. 统计分析法 
主要运用 Excel 中的数据透视表功能，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交叉列表等方法，研究蒙古国人口迁移的

阶段性特征和城镇化效应的相关因素。 

2.3.3. GIS 空间分析技术 
GIS 空间分析是指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实现分析空间数据，即从空间数据中获取有关地理对象的空间

位置、分布、形态、形成和演变等信息并进行分析。主要运用 ArcGIS 软件，采用制作专题地图、叠加分

析等方法将处理好的表格数据可视化，使人口迁出、迁入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人口迁移的路线能够得到

直观的呈现，进而探索出蒙古国人口迁移的空间变化形式。 

2.3.4. 遥感动态监测技术 
遥感动态监测是从不同时期的遥感数据中，定量地分析和确定地表变化的特征与过程。它涉及到变

化的类型、分布状况与变化量，即需要确定变化前后的地面类型、界线及变化趋势，能提供地物的空间

分布及其变化的定性和定量信息。主要运用 ENVI 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分别对蒙古国 5 个行政地区 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的遥感影像数据进行监督分类，进而得出这 5 个地区近 20 年内建设用地面积的动

态变化，为人口聚集地分析和城镇化效应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 

3. 人口迁移的时间变化特征 

3.1. 人口迁移规模总体呈快速增长态势 

依照蒙古国国家统计局的规定，迁移人口是指在迁入地居住 6 个月及以上时间的常住人口。根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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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蒙古国不同年份的迁移量数据，并结合其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可将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 19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至 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至 2000 年代初和 2000 年代末至今。 

 

 
Figure 2. Year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Mongolia 
图 2. 蒙古国人口迁移年份分布图 

 
从 19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末，蒙古国几乎没有人口迁移，其中迁移人数最多的 1958 年也仅有 15 人。

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强有力的户籍管理制度，彼时蒙古国虽成立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

发展起了农业和轻工业，但因其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政治制度因素，有迁移行为的人口十分有限。 
从 1960 年代初至 80 年代末，蒙古国迁移人数从以十位数为主增加到 1989 年的 311 人，较上一阶段

要多出许多。这是由于当时蒙古国工业化的启动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新兴工业

城市的诞生、建设，大量农村劳动人口以计划迁移为主的形式进入城市发展。 
从 1990 年代初至 2000 年代初，蒙古国的迁移人数先是从 1990 年的 324 人大幅下降为 1993 年的 112

人，后逐年回升并于 2000 年激增为 623 人，总体呈现为先降后升的状态。这是由于 90 年代初，东欧剧

变，苏联解体，蒙古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受体制转轨时期经济滑坡的影响，迁移

人数大幅下降；后随着经济体制和人口管理制度改革步入正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惠及周边国家，

蒙古国社会快速地发展了起来，迁移人数也迅速回升；此外，2000 年前后天气的变化、自然环境的优劣

影响了其农业特别是畜牧业的发展，因而该时期内蒙古国人口迁移和自发流动的速度加快，规模加大，

大批牧民涌向城市，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民工潮”[8]。 
从 2000 年代末至今，蒙古国的迁移人数先是呈爆发式增长至 2013 年的 1408 人，又于 2015 年暴跌

为 870 人，后逐渐回升至 2018 年的 1184 人，总体呈现为先升后降再升的状态。这是由于 2000 年代末中

蒙关系日渐升温以及“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贸易的扩张带动蒙古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因而迁移人

数呈爆发式增长；但到 2014 年末，由于其国内政治局面动荡，加上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开始逐渐降低，

https://doi.org/10.12677/ag.2022.126082


黄珮媛 等 
 

 

DOI: 10.12677/ag.2022.126082 846 地球科学前沿 
 

以及美国“页岩油革命”带来的滞后性冲击，以采矿业为支柱产业的、经济体系单一的蒙古国一步步陷

入了能源陷阱，经济再度崩溃，因而 2015 年其迁移人数较前一年暴跌；至 2017 年，国际货币组织为稳

定蒙古国的经济局势，向其提供了大量的拨款，中国也慷慨伸出援手，帮助蒙古国复苏经济，因而 2018
年其迁移人数有所回增。 

以近 70 年的维度来看，蒙古国人口迁移的规模总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且不同年份人口迁移的

数量与该时期蒙古国的经济环境、政治局势、天气条件等因素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人口迁移与社会经

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日益加深，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蒙古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进程，

而迁移人口又为蒙古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2. 春夏秋季迁移人口较多，冬季迁移人口较少 

畜牧业作为蒙古国的传统产业，是其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其加工业和生活必需品的主要原料来源。

蒙古国地广人稀，冬季持续时间较长，畜牧业生产仍以自然放养为主，现阶段仍难以实现大规模、现代

化生产，受自然气候和牲畜影响较大。因而蒙古国人口迁移量的年内变化一般与其自然气候特征相关。 
 

 
Figure 3.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Mongolia 
图 3. 蒙古国人口迁移月份分布图 

 
蒙古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大陆性温带草原气候，季节变化明显，冬季长，常有大风雪；夏季短，昼夜

温差大；春、秋两季短促。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被大陆高压笼罩，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高压的气压

中心，为亚洲季风气候区冬季“寒潮”的源地之一。无霜期大致为 6~9 月，约有 90~110 天；年平均降水

量约 120~250 毫米，70%集中在 7~8 月。 
依据图 3 蒙古国不同月份的迁移量数据，可知每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的迁移人数较少，5 月至 10 月

的迁移人数较多。其中 3 月份的迁移人数最少，仅有 627 人；6 月份的迁移人数最多，多达 3337 人。由

此，结合其经济、生态等综合因素，推知每年春夏秋季及无霜期是牧民们为了丰足的水草进行迁移的月

份，而漫长的冬季则是大多数牧民选择休牧的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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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口迁移的空间变化特征 

4.1. 人口分布特征 

通过比较蒙古国各地区的人口密度，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人口分布地区间的差异性的和不平衡性，并

进一步认识人口分布的特点和规律性。而由于不同地区人口数量及其增长速度的差异和自然地理条件的

不同，蒙古国各地区间的人口密度相差很大。 
 

Table 1.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in Mongolia in 2010 
表 1. 2010 年蒙古国各地区人口分布与人口密度表 

省，市 
总人口 面积 

人口密度 
人/km2 

千人 比重(%) 千 km2 比重(%) 

总计 2647.5 100.0 1564.1 100.0 1.7 

乌兰巴托 1154.3 43.6 4.7 0.3 245.6 

西部地区 352.5 13.3 415.3 26.6 0.8 

杭爱地区 514.7 19.4 384.3 24.6 1.3 

中部地区 440.7 16.7 473.6 30.3 0.9 

东部地区 185.3 7.0 286.2 18.3 0.6 

 
由表 1 可知，总体来说，蒙古国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很低，且人口分布不均，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

较大。乌兰巴托仅占蒙古国国土地面积的 0.3%，人口却占其全国人口的 43.6%，且还在继续增长。对于

其他四个地区来说，人口都较为稀疏，但各个地区之间的人口密度仍旧相差很大。由于分布在杭爱地区

和中部地区的城镇较多，因而它们与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人口密度较高。例如自然条件和天气情况

较好的杭爱地区，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3 人，而东部地区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 0.6 人，二者之间相

差 2 倍。 

4.2. 人口迁出地、迁入地的空间分布格局 

由人口数据和图 4，运用自然断点法可将蒙古国人口迁出地划分为五个等级，按照迁出人口由多到

少，依次为第一级：乌兰巴托；第二级：巴彦乌列盖省；第三级：后杭爱省、东方省、科布多省、东戈

壁省、中戈壁省、苏赫巴托尔省、布尔干省和乌布苏省；第四级：扎布汗省、中央省、鄂尔浑省、色楞

格省、前杭爱省、肯特省、库苏古尔省、达尔汗乌拉省和巴彦洪戈尔省；第五级：戈壁阿尔泰省、南戈

壁省和戈壁苏木贝尔省。 
由人口数据和图 5，运用自然断点法可将蒙古国人口迁入地划分为五个等级，按照迁入人口由多到

少，依次为第一级：乌兰巴托；第二级：巴彦乌列盖省；第三级：苏赫巴托尔省、戈壁苏木贝尔省、布

尔干省、达尔汗乌拉省和后杭爱省；第四级：扎布汗省、南戈壁省、东方省、科布多省、乌布苏省和前

杭爱省；第五级：肯特省、中戈壁省、戈壁阿尔泰省、鄂尔浑省、巴彦洪戈尔省、库苏古尔省、东戈壁

省、色楞格省和中央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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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emigration in Mongolia 
图 4. 蒙古国人口迁出地分布图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mmigration in Mongolia 
图 5. 蒙古国人口迁入地分布图 

4.3. 人口迁移路线的特征 

由表 2 和图 6~8，可知蒙古国的人口迁移路线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2011 年~2019 年人口迁移的方向与 2001 年~2010 年的基本相同，但强度有所提高。即人口从西部

地区、东部地区到杭爱地区、中部地区和乌兰巴托，从杭爱地区、中部地区到乌兰巴托不断迁移。 
2) 总体来看，蒙古国五个地区的迁移方向大都为由本地区向乌兰巴托、中部地区和杭爱地区迁移为

主，而向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迁移较少；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性十分明显，且将更为显著。这与蒙古

国长久以来的政治经济发展局势息息相关。该三个地区位于蒙古国的中部，其政治经济文化底蕴和地理

区位优势较另外东西部的两个地区深厚，因而人口大多往中央方向集中。 
3) 进入新世纪的近 20 年来，在每个地区人口迁移路线的五个大方向中，占比最大的逐渐变为向本

地区迁移，这说明这段时期内蒙古国的人口迁移大多为在省内迁移和在地区内迁移，即迁移路程大多较

短。这与新世纪以来蒙古国以畜牧业为其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关联，也与各个地区非农产业的兴

起、经济向着均衡化发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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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route table of Mongolian population migration by region 
表 2. 按地区分列的蒙古国人口迁移路线表 

迁出地 时间段 

迁入地区 2000 年以前 2001~2010 年 2011~2019 年 

乌兰巴托    

乌兰巴托   3232 

东部地区 220 578 335 

中部地区 126 262 249 

杭爱地区 48 99 232 

西部地区 244 192 478 

东部地区    

乌兰巴托 94 73 245 

东部地区 172 252 456 

中部地区 8 21 41 

杭爱地区  33  

西部地区 40 1 9 

中部地区    

乌兰巴托 141 117 185 

东部地区 123 103 60 

中部地区 448 489 375 

杭爱地区 103 70 71 

西部地区 81 23 11 

杭爱地区    

乌兰巴托 221 191 306 

东部地区 13  15 

中部地区 155 98 141 

杭爱地区 98 448 567 

西部地区 21  9 

西部地区    

乌兰巴托 107 203 167 

东部地区 48 3 16 

中部地区 382 213 42 

杭爱地区 93 37 5 

西部地区 65 695 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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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Road map for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Mongolia by 2000 
图 6. 2000 年以前蒙古国人口迁移路线图 

 

 
Figure 7. Population migration road map of Mongolia from 2001 to 2010 
图 7. 2001 年至 2010 年蒙古国人口迁移路线图 

 

 
Figure 8. Road map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Mongolia from 2011 to 2019 
图 8. 2011 年至 2019 年蒙古国人口迁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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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口迁移的城镇化效应分析 

5.1. 人口城镇化水平 

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效应的核心，是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

程，实质是人口经济活动的转移过程[21]。由图 9 可以看出 1956 年至 2016 年蒙古国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变

化情况。1956 年蒙古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21.6%，至 2000 年这一比重增长到 56.6%；到 2016 年，蒙

古国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已达 72.8%。由此可见，蒙古国的人口城镇化水平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以较快的

速度增长着，而人口迁移正是蒙古国快速城镇化的主要实现方式。 
 

 
Figure 9.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Mongolia from 1956 to 2016 
图 9. 1956 年至 2016 年蒙古国城镇人口比重变化图 

 
一方面，迁移人口是推动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核心主体。假设迁移人口均是从农村流向城镇，则可以

据此估算人口迁移对地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贡献；而根据图 2 和图 9 可以看出，蒙古国人口迁移规模呈

快速增长的总体态势正与其快速增长的人口城镇化水平相互对应，因而迁移人口对蒙古国城镇化的贡献

较高是可信的事实。同时，近 20 年来蒙古国本省和本地区内人口迁移比例的普遍提高是其人口迁移空间

变化的重要特征，这对于迁移人口实现完全城镇化也是一个积极的趋势。 
另一方面，迁移人口在不同迁入地之间的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蒙古国的城镇体系。由前文可

得，人口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到杭爱地区、中部地区和乌兰巴托，从杭爱地区、中部地区到乌兰巴托

不断迁移是其人口迁移空间变化的又一重要特征；而根据近年来蒙古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可知其有近 50%
的人口居住在首都乌兰巴托，超过 20%的人口居住在其他 21 个省会城市，只有 3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农

村并以游牧为主要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城镇体系与人口分布格局正是其人口迁移的结果。 

5.2. 经济城镇化水平 

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效应的动力，主要指经济总量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非农化，其中工业化是直接

推动因素，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城镇化程度的表现[21]。根据蒙古国历年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相关数据，

可知蒙古国的三大产业在交错发展多年之后，目前已进入稳定优化的发展阶段。2008 年以来，其三产结

构呈现出“三、二、一”型，其中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大幅度提高，说明蒙古国的产业非农化水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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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提升，正不断向着经济城镇化迈进，这与人口迁移及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也相一致。 
而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迁移行为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往往形成人口集聚，为集聚地区即迁入地带去丰富的人力资本，并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上的保障[22]。
另一方面，一个区域非农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其拥有大量良好的就业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迁移人

口，是其成为人口迁入地的重要原因之一。从非农产业的占比来看，蒙古国的五大地区中，乌兰巴托的

占比最高，近乎 100%；其次是杭爱地区和中部地区，达到近 70%；最后是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只占

50%左右。这与前文人口向乌兰巴托、杭爱地区和中部地区迁移集聚的空间变化特征相对应，也印证了

人口迁移的经济城镇化效应。 

5.3. 土地城镇化水平 

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效应的载体，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21]，与人口迁移之间有着因果逻

辑关系。人口从农村迁往城镇，由于城镇土地资源有限，随着人口的增多，城镇需要扩张，进而占用非

城镇建设用地，导致建设用地面积的大量增加[23]。 
由表 3 可知，总体来看，2000 年至 2010 年蒙古国的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 79.09 km2；而 2010 年至

2020 年，蒙古国的建设用地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共增加了面积 898.05 km2，是过去 10 年间增加面积的

10 倍以上，这与人口迁移及人口、经济城镇化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Table 3. The change of construction land area in Mongolia from 2000 to 2020 (km2) 
表 3. 蒙古国各地区 2000 年~2020 年建设用地面积变化表(km2) 

地区 
年份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总计 624.81 703.90 1601.95 

西部地区 61.44 75.05 120.79 

杭爱地区 91.34 121.08 380.42 

东部地区 116.22 125.79 265.72 

中部地区 162.29 187.61 457.35 

乌兰巴托 193.52 194.37 377.67 

 
依据表 1 中各地区面积占蒙古国全国面积的比重来看，过去 20 年内，乌兰巴托以全国 0.3%的国土

面积，贡献了约 18.85%的建设用地增加面积；中部地区以全国 30.3%的国土面积，贡献了约 30.2%的建

设用地增加面积；杭爱地区以全国 24.6%的国土面积，贡献了约 29.6%的建设用地增加面积；东部地区以

全国 18.3%的国土面积，贡献了约 15.3%的建设用地增加面积；西部地区以全国 26.6%的国土面积，贡献

了约 6.1%的建设用地增加面积。即从蒙古国全国范围来看，乌兰巴托由于人口大量迁入和经济社会发展，

对土地建设的需求远高于其他地区；杭爱地区和中部地区由于工业的发展也吸引了较多迁移人口，土地

建设需求在全国也处于较领先位置；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由于人口迁出、位置偏远、地形不便和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等原因，其土地建设需求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这也与前文人口向乌兰巴托、杭爱地区和

中部地区迁移集聚的空间变化特征相对应，印证了人口迁移的土地城镇化效应。 
以蒙古国首都、也是其最大的人口迁入地——乌兰巴托为例，由图 10 可知，乌兰巴托的建设用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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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布在流经其市区的图拉河沿岸，呈扇形模式分布。近 20 年来，乌兰巴托仍基于其原有的建设用地，

并沿着河流向其郊区扩展。值得一提的是，图中城市边缘新增的零散分布的建设用地，也大部分为从其

他地区迁移而来的人口所搭建的蒙古包区面积[24]。而在其他四个地区，其建设用地集中分布在靠近乌兰

巴托的地区、各省省会和河流沿岸等区位较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这与前文人口迁移构建的蒙古国

城镇体系与人口分布格局相一致。 
 

 
Figure 10. Map of construction land change in Ulaanbaatar 
图 10. 乌兰巴托建设用地变化图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结论 

通过对蒙古国人口迁移时间变化特征的分析，可知其人口迁移规模总体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且不同

年份人口迁移的数量与该时期蒙古国的经济环境、政治局势、天气条件等因素息息相关；年内春夏秋季

迁移人口较多，冬季迁移人口较少，受自然气候和畜牧业相关影响较大。 
通过对蒙古国人口迁移空间变化特征的分析，可知：一方面，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性十分明显，五

个地区的迁移方向大都为由本地区向乌兰巴托、中部地区和杭爱地区迁移为主，而向东部地区、西部地

区的迁移较少；另一方面，近 20 年来蒙古国本省和本地区内人口迁移的比例普遍提高。这些特征与蒙古

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局势息息相关。 
通过对蒙古国城镇化效应的分析，可知：一方面，近半个世纪以来蒙古国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

化和土地城镇化水平皆有所增长，且近 20 年来增长迅速，这与其人口迁移的总体发展态势相一致；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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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蒙古国的人口、经济和土地城镇化水平在乌兰巴托最高，中部地区和杭爱地区次之，在西部地区

和东部地区则较低，这也与其人口迁移的空间变化特征相一致。 

6.2. 政策建议 

基于在蒙古国人口迁移的时空特征及其城镇化效应研究中所呈现出的蒙古国人口、经济、社会等方

面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 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各地区的开发与建设。长久以来，蒙古国一直以畜牧业和采矿业作为国

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其他行业的发展较为缓慢，产业结构分布不均，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均

衡。因而政府应加深对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加大对新兴产业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提高产业竞争

力，打开市场；同时应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各地区优势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推动区域发展均衡化，实现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政府经济体制的施行

对蒙古国的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连续稳定的政策一方面能为蒙古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

力的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也能够起到吸引外资的作用。此外，还应建立健全有关各地区经济合作方面

的法律法规，以加强区域间的整体性和联系性。 
3) 加强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尤其加强中蒙经济合作。通过研究可知蒙古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极高，

独立以来几次的经济崩溃都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而后其经济的复苏也多得益于与外部尤其是中国之

间的合作。作为发展中国家，蒙古国应通过对其他国家先进发展模式的学习和借鉴，不断探索符合本国

国情的产业经济增长模式，学习并引进先进技术，改革现有的粗放型和资源耗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促

进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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